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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100多年前国运衰颓的晚清，梁启超提出了一个振

聋发聩的问题——“中国魂安在乎”？他声称自己四处求

索，却“杳不可得”，于是急切地发出了“今日所最要者，则

制造中国魂是也”的呼号。“中国魂”，或曰“民族魂”“民族优

秀传统”，如若在一个朝代已经踪影难觅，那么它离寿终正寝

也就不远了。

100多年后，中华民族早已摆脱了列强欺凌、山河破碎

的屈辱；如今，我们正昂首迈步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伟大

征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

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也曾谆谆教导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既曰“命脉”“根基”，又曰“源自”“孕育”，提示我们越是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越是要

重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守护好维系国运的“中国

魂”，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高度自信地走出一条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的中国道路，才能高度自信地输出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元素。

军事文艺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在宣传我党思想、

展示我军形象、激励官兵斗志、提升部队战斗力等方面，作用

不可替代，成就举世瞩目。而今军队改革正日益走向深入，军

队文艺承担的历史任务也愈发艰巨。相应地，对于文艺战士

的思想人格建设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清人沈德潜说：“有第一

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我军文艺战士如何才

能拥有“第一等襟抱”以不辱使命？不可或缺的，就是要把准

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浸润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洋，

积极汲取那些足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有”革命军

人理念的民族文化精神，认真领悟，深入研究，做到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使之真正成为滋养自己人格成长的沃土。

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号召人们“深入挖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

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

采”。纵览数千年古代文艺史，可以看到以惊涛拍岸的力度书

写爱国情感，早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声势浩大的写作传统，历

史上甚至出现了终其一生不断抒写爱国主题的诗人，比如南

宋著名诗人陆游。钱锺书在其《宋诗选注》一书中盛赞陆游

道：“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

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鹤唳，喝几杯

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陆游辞

世前写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

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更以充沛的爱国情感，激励着

广大官兵为维护祖国统一、领土完整而寸土必争、战斗到底！

今人编选有多种古代爱国诗词读本，较有代表性的如郭

必勖与冯济泉选释的《历代爱国诗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靳极苍著的《中华爱国诗词详解》（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周振甫编注的《一百首爱国诗词》（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6年版）等。据笔者统计，军事题材的爱国作品在以上

选本中所占篇幅均超过50%，比例高者甚至达到了73%，这说

明军旅诗词实乃中国古人爱国主义情感表达的主要载体，写

作者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王昌龄、王维、岳飞、陆游、辛弃

疾、林则徐等，均以军事题材作品的写作登上了他们所处时代

爱国主义的文学顶峰。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忠诚报国。“操吴戈兮被犀甲，车

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壮志饥

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阙”……诗词中的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义无反顾地走上战

场，争先恐后地杀敌立功，忠心赤胆，报国心切。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尚武与血性。“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凭谁

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诗词中的军人以从军为荣，以杀

敌为乐，精武强能，蔑视困难，老而弥坚，威慑敌胆。

他们写出了中国军人的牺牲奉献。“孰知不向边庭苦，纵

死犹闻侠骨香”“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词中的军人不惧个人安

危，成就民族伟业，刚烈不屈，义薄云天，勇于献身，至死不渝。

作为古代军事文艺的接力前行者，部队文艺工作者理应

向古代先贤那样，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高扬爱国主义大旗，

积极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报效国家的精神力量，不断推出挺

立时代潮头的精品力作，使军事文艺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主阵地。

三

对于中华民族诸多“永不褪色”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精辟的揭示。他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

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

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

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

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积淀

着数千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华英豪的光荣历史，闪现着他们勇

攀精神高峰的坚毅神情，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思想源泉。军队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兵服务、为兵放歌，就要从这些“永不褪色”的思

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汲取营养，自觉走进古代先贤的灵魂深

处，感受他们一颗颗火热滚烫的仁德爱民之心，从他们身上

获得践行使命的精神力量。

“仁”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在哲学史家张岱年看来，

“仁是一个极崇高而又切实的生活理想，不玄远，无神秘，而有

丰富义蕴。”在儒家创立者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居于核心

地位。仁的含义是爱人，“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孔子

说：“好仁者，无以尚之。”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

杀身以成仁。”孟子进而将“仁”这一伦理范畴与民本思想联系

在一起，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

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思

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艺的创作方向，系心民瘼、关爱百

姓的作家代代涌现，绵延不绝。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的

名句。到了当代，他又被赋予一个更加响亮、更为荣耀的头

衔——“人民诗人”。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优越姿态去悲天悯

人，而是走近民众，以“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深切情怀，感同

身受地描写民众的喜怒哀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三吏”“三别”等诗作，彰显了他能由一己之苦痛，上升到为天

下苍生而苦痛，为天下苍生而放歌。他的诗作甚至深深打动

了域外读者。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思曾深情颂扬杜

甫说：“我30年来沉浸在他的诗中，我深信，他使我成了一个

较为高尚的人。”

杜甫为什么能达到如此之高的人生境界？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能够融“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于灵魂深处，“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行合一，终生践行。儒家提

倡的仁者爱人的博大胸襟，通过他的诗作，得到了最生动的书

写、最广泛的传播。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来说，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深入基层部队，深入基

层官兵的心灵世界，要像杜甫这些先贤一样，由己及人，从内

心深处迸发出对他们的热爱。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切地了解

他们，进而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形神兼备地表现他们，使文艺创

作更好地服务于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正生

命力的精品力作。

四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理念，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范畴是相通的。“和”，“和

合”，“太和”等意蕴相通的价值理念，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

文化典籍中就已出现，如《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论

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周易》

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等。“和”，在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中至关重要。从传统文化思想出发，挖掘并阐

释“和”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对于军队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人格

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是崇尚和谐。从传统文化中的“和”的理念，学者汤

一介认为可以推导出一个“普遍和谐”观，其内涵包括“自然的

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

和谐”四个层面。其中“人与人的和谐”，落实到军队文化建设

层面，就是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古代兵书对此多有

阐述，如《吴子》说：“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

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

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认为只有搞好

军队内部团结，才能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与历史演义小说不乏对这一题旨的展

开，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将相

和”故事。蔺相如在解释其何以对负气斗胜的廉颇，一再退避

忍让时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

私仇也。”廉颇一旦醒悟过来，便能放下架子，主动认错，负荆

请罪。军队文艺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这些熠熠闪光的思想精

华，大力表现当前强军建设中我军官兵促进团结、无私奉献的

感人事迹，以推动军队全面建立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团结

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其次是崇尚和平。在儒家“和为贵”“协和万邦”思想的影

响下，秦汉以后我国传统军事文化逐渐形成了崇尚和平的主

导意识。历代军事诗文也多持“非战”立场，控诉了战争暴力

所造成的生灵涂炭、田园荒芜，如汉乐府《战城南》的“战城南，

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蒿里行》的“白骨露于野，千

里无鸡鸣”等。世代延续下来的非暴力态度，给一位到达中国

明朝的西方人利玛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中国“凡希望成

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敏感

捕捉到了中国人普遍具有的渴盼远离战争的善良心态。

当然，自古以来，中国人并不惧怕战争，虽然厌战，但绝非

轻战。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的孙武在《孙子兵法》中虽然揭示

了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他绝不像当时某

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

有增强军事实力，对敌人造成巨大的威慑，让他们闻风丧胆，

不敢来犯，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

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的理想境界。长

期以来，崇尚“和平”的思想早已融入我军官兵的血液，成为他

们行动的指南。他们不惜流血流汗，殚精竭虑，刻苦训练，就

是为了“能打仗、打胜仗”，其最终的目的则是奔向美好的永久

和平。对此,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领悟，才能更好地把握

我军官兵的战斗文化心理，真切塑造出新时代“四有”革命军

人的英雄形象。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军事文艺惟有把准

命脉，找到源泉，扎好根基，才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才能无愧于我们所身处的这个

波澜壮阔的伟大新时代。

军事文艺要把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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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敏和潘庆华主撰的《大国军魂》，可以说是我久久期待的一部著

作。作为一名戎装在身多年的老兵，因为阅读这样一部字字叩心的书籍，心

里不免有一股热血和激情在升腾和奔涌。这不仅是因为我军有着90年的苦

难与辉煌，使我们时时为其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豪；也因为总能断续听到

各种惑乱视听的杂音与喧嚣，内心的愤慨可谓久久难平。我们从书中读到

作者对大国军魂的解析，响彻的是令人振奋的浩然正气和强劲旋律，相信

能给读者以深刻而强烈的启迪、冲击与震撼。

中国共产党人从其缔造人民军队的那一天起，经过数不清的前赴后

继、艰苦卓绝的上下求索和浴血奋战，将一个民不聊生、衰败不堪、任人欺

凌与宰割的旧中国，造就成一个日益强盛、欣欣向荣、逐渐重塑荣光的新中

国。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壮丽的进程中，我军经历了90年的奋斗与牺牲，饱尝

了90年的悲壮与欢乐，拥有了90年的创造和积累，使一个羸弱病态的民族

在挫折、血火和抗争中，实现着艰难的蜕变和痛苦的涅槃，使中华民族以她

应有的姿态伟岸地挺立于世界之林。尽管我们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顿与不

幸，但我们仍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来肯定和赞美我们的党、国家、

人民和军队在90年中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进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

变。

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让向往美好生活的人们充满了无限的喜

悦，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看到的。在各种信息传播越来越

发达便捷的今天，我军的性质宗旨、征战历史和英雄人物等，常常被各种或

隐晦或放肆、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所抹黑和诋毁。这种混淆视听、颠倒是非

的虚妄之词，妄图颠覆、歪曲、消解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有特别重要价值和深远

意义的人民军队的历史，及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精神魂魄和思想内核，其目的

是试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特别是新生代的年轻人，陷入某种真假莫辨、

随波逐流的迷思之中，使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国家，被不应有的混乱、倒错和撕

裂的观念与认识所支配、困扰，从而迟滞我们本应昂首前行的脚步。

《大国军魂》的作者正是怀着对国家、民族与军队，对历史、现实与未来负责的使命感和正义感，

来进行这部书的构思、选材与写作的。其按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宏大的主题，从我军90年的

漫长历史中，精心提炼出其中最为宝贵的精髓，并将之贯注凝聚在这部具有铁一般质感的著作中。

这就是由这样一些关键词来组成的，诸如忠诚、信仰、力量、智慧、胆魄、精神、牺牲、胜战、军纪等等

为我们所特别熟悉的元素，并围绕其展开掷地有声的论述和叙事。这些元素看起来也许是为世界各

个军队所共有的，但作品让我们读到的却是为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所独有、更丰富、更博大的内涵，是

形成这支人民军队的钢铁骨骼与不同侧面、精神密码与光辉图谱，是其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和伟大光荣的因由，也是任何恶意中伤、流言蜚语所更改、抹煞不了的。

令我为之赞赏的还有作品对“大国军魂”的精到阐释与准确勾勒。然而作者并非是单纯地进行

形而上的理论陈述和空洞说教，即不仅以冷静透彻、鞭辟入里、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考，对90年所

铸造的大国军魂，溯清其来源，澄清其现状，指清其去处，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角度和眼光，让读者

认识一个清清朗朗、明明白白、堂堂正正的世界。更在于在作品中采用与列举大量新颖生动、丰富雄

辩、毋庸置疑的事实，来做高视点、多维度、深层次的透视与描绘。其所披露的更为精确和崭新的事

实与素材，无论是宏大壮阔，还是细小精微，都使我们能从所熟知的或不熟知的史实中，获得新的感

受、认知和理解，产生新的触动、震撼与喜悦。如果作者们不将与此相关的一切尽收眼底，不通过自

身的博观约取和深研细究，是很难实现其初衷，使之成为一部有着如此振聋发聩、震古铄今的思想

力量的作品。

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带着火一样炽热的激情、冰一样澄澈的理性撰写的著作，输送的是正能量、

唱响的是正气歌。作品带领我们再次重温与认清我们这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其征战史上，诞生过多

少英雄豪杰，创造出多少传奇神话，积累下多少精神财富。他们相信这90年血雨腥风、壮怀激烈的

历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对于我们民族的现在和未来，都是具有无穷价值的宝贵遗产，而这些遗产又

是亘古未有、无可取代的。因此一代代人民军队的领袖和将士的撼天气概、苦难风流和卓越辉煌，都

应作为民族最伟大丰硕的收获和贮存，值得备感珍视和发扬光大。本书作者们的写作冲动与灵感，

正来源于从我军历史中所获得的无限钦佩、巨大力量与高度自信，而这一切都充分地渗透和洋溢在

作品的字里行间，让我们清晰地看清他们对于这支军队所具有的强烈而深厚的热爱之情。而从某种

意义上讲，这既是一部正名纪实之书，更是一部砥砺前行之作，它对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实现中国梦

和强军梦之路上的广大军地读者来说，必定会起到巨大的教育、感染和激励作用。

同时这是一部在文体上也颇具特色的作品，其叙事说理的精心与精湛，行文走笔的灵动与简洁，

使之具有了摇曳生姿、文采灼然和意趣纵横的鲜明特点。特别是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我军历史发

展轨迹融于一体所熔铸成的“大国军魂”的概括与阐释，既是高度浓缩的，又是深入浅出的，有着很强

的思想性、可读性和说服力，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磅礴奔腾、直击人心、不可抗拒的气势和力量。

因此我愿意把《大国军魂》这部书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读到它、了解它、喜爱它。

耕 云：前不久，中宣部第十四届“五个一

工程”奖揭晓，您的长篇小说《雪祭》获此殊荣，

本届只有2部长篇小说获奖。我们向您表示祝贺

的同时，也感谢您为当下的军旅文学争得了荣

光。我想，这也是继《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

西藏》之后，雪域高原给您的又一个馈赠。当然，

这个馈赠的底色，是您的高原生活岁月，以及您

40余次进藏的传奇经历。最近您又进藏履新，回

到自己精神的“原乡”，回到曾经那么熟悉的“雪

拉山”，也许感慨更深。

党益民：是啊，西藏是我灵魂栖息的地方。

我曾经在《用胸膛行走西藏》获得鲁迅文学奖后

的颁奖典礼上说过：这些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是我和我的西藏战友们一起写的，我只是用手

中的笔，而他们用的是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在书

写。这些奖也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更是颁给那

些长眠在雪山之上和现在仍然战斗在高原上的

战友们的。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就是为了用这

些书祭奠长眠在西藏的战友。这次重返西藏任

职，我更是感慨万千，当天晚上彻夜难眠，写下

一首长诗，其中一段：如今鬓如霜/老兵返西藏/

心儿撞击胸腔/泪水冲出眼眶/军人不哭/却难

掩一腔悲壮/一路仰望/又见如血的格桑/漫长

的进藏路啊/每一公里都有战友的英灵在守护/

我怎忍心用脚去丈量/我匍匐在冰雪之路上/亲

吻冰冻的土地/感触西藏血脉的博动流淌……

这几句，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艾青有一句震

撼心灵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这句诗刻到我心里去

了。是的，我爱西藏，我爱那里的高远与洁净。

耕 云：《雪祭》围绕一个军人家庭父子两

代军人展开叙事，讴歌了两代西藏军人的使命

担当，呈现了两代军人积极昂扬的乐观主义精

神，也展示了藏地近半个世纪来的深刻变革与

发展，比您此前的作品更丰富、更宽博、更厚

重、更震撼。据说，这部作品您酝酿了近 20

年，这么长时间的情感积累，一定有很多故事

之外的故事。正如雷达先生评说的那样，一定

“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在血液里激荡，随时都

会冲破胸膛”。

党益民：这部书的时间跨度有六七十年，包

括和平解放西藏、慕生忠筑路大军、康藏筑路大

军以及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等西藏重大

历史事件。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们陕西富平

县上千名新兵走进西藏，他们参加了1959年的

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100多

人牺牲在了西藏。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专门做

过采访调查。我原来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队（原基

建工程兵），先后改建了青藏、川藏、新藏、那昌、

中尼等进藏公路，这几条路的修建我曾参与过，

亲眼目睹了许多战友的牺牲。可以说每一公里

进藏路上，都有一个共和国军人的生命在守

护。20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了，但因为亲历太

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2013年

底，我离开边疆去辽宁工作，对边疆的情感反而

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西藏往事写出

来，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

间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利用在海边疗养的

20天时间，在零海拔的地方，一口气拉出了初

稿。后来，我又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

初稿进行了修改，2015年底完成全部书稿。

耕 云：您说过，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

批判性、颠覆性、普适性、现实性和影响力，在

《雪祭》的创作过程中，您是如何来逼近和实现

这种理念的。

党益民：一部好的小说，首先要有可读性。

你写的书读者不喜欢，看不下去，那你写它干什

么？第二需要紧贴现实，紧贴人物，要揭开人性

最隐秘的地方，这样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第

三，写作需要有实证精神，不光对你所描写的内

容特别是细节要认真求证，更要有探索、追问、

辨析灵魂世界的能力。小说难在独特，难在与众

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的、猎奇的、无根基的独特

和与众不同。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就要避开

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表达。不要

把“难度”理解为“难读”。《雪祭》里的人物不是

一对一的现实存在，而是许多战友的重新排列

组合，是一种典型概括，但故事情节特别是细节

都是真实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故事可以虚

构，人物可以组合，但细节不能虚构。一个失真

的细节，可能会使整个阅读信任的大厦轰然倒

塌。小说需要节外生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

善于走弯路、走岔路。有评论家说，《雪祭》具有

真实的力量。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其中最重要的

原因是我没有遮掩矛盾，没有刻意美化那些平

凡的高原军人，他们有缺点但却仍然是令人肃

然起敬的英雄。他们参军的动机各不相同甚至

非常现实，他们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个兜”

（军官），吃上公家饭，让妻儿随军变成“城里

人”。但是他们在严酷的高原环境里生死与共，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一个合格的共和

国军人。

耕 云：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不喜欢过分

修饰语言的作家，您的文字质朴简洁，但却是蘸

着血泪写出来的心灵史。特别是您作品中多处

有战友牺牲的情景，也许是您亲身经历的生死

劫难，总是蓄满着撼人心魄的力量。比如《一路

格桑花》里的王力，《雪祭》里炊事班长兰洲，从

死亡线上走回来的赵天成，以及那些牺牲战友

的坟墓……

党益民：写书是为了让更多人去看，所以最

好采用更多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我不喜欢浮华，

不喜欢玩弄词藻，我喜欢沈从文、汪曾祺那样的

表达，非常质朴简约。海明威说：“要平铺直叙，

少用形容词、副词修饰；用具体生动的词，不用

抽象的词；表述直截了当，质朴无华。”写作和做

人一样，要质朴可信，这样才便于交流。写作就

是和读者交流。小说里的人物，是我过去战友中

的一个或多个的组合，他们想些什么，有什么优

点，有什么缺点，我都心知肚明。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写他

们，就是写我自己。在阿里无人区，我遇见过两

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她们怎么也揩

不净自己的泪水，我能感觉到她们的痛苦与无

奈，那一刻我就是她们。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

因肺水肿长眠不醒，她的婚礼变成了葬礼，那一

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残忍。妻子带着5岁的儿子去

西藏探亲，母子在营地苦苦等来的却是丈夫牺

牲的噩耗，那一刻，我从妻子的哭声中知道了什

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个陕西

同年兵，我们上午还在一起，中午他去执行任

务，他的车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个月后才找

到半具遗体，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

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惟一拥有两座坟

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艰难与

死的容易”。

耕 云：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您笔下

的高原，英雄与非英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

我想，正是这种不刻意拔高，这种平淡克制，才

呈现出高原军人的伟岸，这可能也是您对英雄

的表达。

党益民：我们的军魂就是听党指挥。军人的

代名词就是冲锋陷阵、牺牲奉献。执行命令是军

人的天职。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

点，但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危险困难的时候，军

人会舍生忘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可

能留给自己。置身时代冷暖之中，深入部队基层

一线，作品才能从“立言”到“立心”“立命”，才能

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时代民族精神和正确价

值取向，是文艺作品的灵魂。经典的文艺作品，

无不打上作品所呈现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精神

标签。背离历史真实，脱离时代风尚和社会实践

的作品，很难被读者接受，也很难成为精品力

作。“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

下有乾坤”，把握时代脉搏，扎根脚下土地，固守

高贵，坚守精神，才能写出有道德、有温度、有血

性、有筋骨的好作品。作为一个军旅作家，应该

责无旁贷地将目光聚焦在军队改革和强军实践

之中，塑造出新一代“四有”军人形象风采，唱响

强军兴军战歌。

（党益民 军旅作家，武警西藏总队政治工

作部主任，出版10余部文学专著，曾获鲁迅文学

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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